
我
懂
得
背
誦
︽
心
經
︾
，
但
慧
根
不
足
，
只

是﹁
唸
口
簧﹂
般
唸
，
沒
有
好
好
地
參
詳
當
中
的

佛
理
和
智
慧
。
因
此
，
當
知
道
普
劇
場
將
製
作

︽
心
寂
無
聲
︾
︱
︱
一
個
由
︽
心
經
︾
引
發
，

以
儀
式
劇
場
的
表
現
手
法
呈
現
寂
靜
之
道
，
從
而

追
溯
原
始
劇
場
的
精
神
的
舞
台
演
出
時
，
我
便
打
算

出
席
，
希
望
通
過
舞
台
演
出
對
︽
心
經
︾
有
多
些
了

解
。劇

團
的
藝
術
總
監
陳
永
泉
表
示
他
創
團
發
展
本
土

劇
場
的
宗
旨
，
便
是
以﹁
心﹂
覺
察
生
命
的
本
質
，

觀
照
靈
魂
之
隱
幽
，
使
心
念
清
明
，
化
迷
為
悟
。
他

認
為﹁
心﹂
是
一
切
之
本
源
，﹁
經﹂
則
為
道
，
而

︽
心
經
︾
就
是
超
越
語
言
界
限
的
一
連
串
聲
頻
，
讓

人
覺
察
生
命
的
本
質
，
使﹁
心﹂
了
悟
寂
靜
。
︽
心

寂
無
聲
︾
正
是
他
與
導
演
曾
文
通
一
起
從
內
在
修

行
，
營
造
舞
台
禪
意
的
一
個
演
出
。

他
透
露
是
次
表
演
透
過
聲
頻
、
身
體
、
意
象
和
獨

白
，
展
現﹁
心﹂
、﹁
寂﹂
、﹁
無﹂
、﹁
聲﹂
四

個
段
落
，
以
樸
實
極
致
之
力
量
，
凝
聚
一
個
具
儀
式

性
神
聖
空
間
，
連
結﹁
宇
宙
︱
大
自
然
︱
人
︱
內

在﹂
。
他
強
調
觀
眾
身
處
其
中
，
並
不
純
是
觀
者
，

而
是
參
與
儀
式
的
一
分
子
。

觀
眾
在
觀
劇
時
，
可
以
確
切
經
驗
心
的
變
化
，
以
劇
場
為

鏡
，
照
見
心
身
，
虛
中
見
實
，
重
新
與
自
然
接
軌
，
找
回
內
在

平
靜
。
︽
心
寂
無
聲
︾
也
有
角
色
，
都
是
取
材
自
︽
心
經
︾
。

角
色
隨
着
頌
缽
、
琵
琶
和
鼓
產
生
生
成
壞
滅
的
現
場
演
奏
，
以

流
動
意
象
行
者
及
定
點
說
劇
人
的
身
份
在
舞
台
上
穿
插
。
曾
文

通
修
習
禪
坐
、
太
極
、
瑜
伽
多
年
，
並
習
薩
滿
密
傳
喜
瑪
拉
雅

頌
缽
手
法
，
以
頌
缽
為
修
行
途
徑
。

二
零
一
二
年
，
他
開
展
啟
迪
心
靈
的
儀
式
劇
場
︽
寂
靜
之

光
︾
十
年
計
劃
。
他
累
積
二
十
年
的
劇
場
經
驗
與
修
行
，
將

︽
心
︾
劇
結
合
表
演
與
修
行
，
開
啟
一
種
糅
合
舞
台
美
學
與
靜

心
的
創
作
方
式
。

演
員
再
不
是
以
傳
統
戲
劇
排
練
，
而
是
透
過﹁
觀
、
色
、

空﹂
，
即
從
內
在
聲
音
、
身
體
、
空
間
進
行
修
行
，
打
開
五

感
。
他
們
更
會
在
山
水
間
進
行
訓
練
，
以
天
地
為
舞
台
，
讓
身

心
融
於
自
然
。

曾
文
通
這
次
除
了
當
導
演
之
外
，
還
負
責
︽
心
︾
劇
的
設
計

和
演
出
，
台
灣
莫
比
斯
圓
環
創
作
公
社
藝
術
總
監
張
藝
生
亦
有

份
參
演
。
導
演
特
別
在
演
出
前
在
台
上
設
有
茶
席
，
由
演
員
為

觀
眾
奉
茶
，
先
安
心
定
神
，
以
去
掉
觀
、
演
之
間
的
距
離
，
憑

五
感
體
察
，
意
會
覺
性
。

讀
者
若
有
興
趣
看
這
個
特
別
的
演
出
，
可
於
一
月
五
日
至
八

日
到
屯
門
大
會
堂
文
娛
廳
感
受
一
下
儀
式
劇
場
的
震
撼
。

儀式劇場的《心經》

平
安
夜
，
傳
頌
着
一
個
八
十
年
前
的
故

事
：
希
特
勒
打
響
二
戰
最
血
腥
的
阿
登
之

戰
，
雙
方
死
傷
慘
重
，
德
軍
傷
亡
十
萬
，

以
美
軍
為
首
的
盟
軍
傷
亡
近
八
萬
，
是
戰

史
上
傷
亡
最
多
的
一
次
戰
役
。

風
雪
平
安
夜
，
藏
在
樹
林
中
小
木
屋
躲
避
戰

火
的
德
國
母
親
和
十
二
歲
兒
子
，
準
備
了
土
豆

和
雞
簡
單
的
聖
誕
晚
餐
，
等
着
爸
爸
回
來
。

敲
門
聲
，
風
雪
中
站
着
三
個
美
國
傷
兵
，
他

們
受
了
傷
，
就
要
凍
死
在
風
雪
中
，
母
親
不
理

納
粹
收
留
敵
軍
格
殺
全
家
的
規
條
，
打
開
門
，

讓
士
兵
進
屋
，
為
他
們
清
洗
傷
口
，
請
他
們
吃

熱
乎
乎
的
晚
餐
。

突
然
間
，
又
有
敲
門
聲
，
不
是
爸
爸
，
是
四

個
迷
路
的
德
軍
！
母
親
一
樣
請
他
們
進
屋
，
並

輕
輕
告
訴
他
們
，
屋
裡
有
客
人
…
…
三
個
美
國

士
兵
。

敵
我
相
見
分
外
眼
紅
，
母
親
平
靜
地
說
：

﹁
今
晚
是
平
安
夜
，
不
准
殺
戮
，
把
槍
給
我
。﹂
殺
紅
眼

的
敵
對
兩
軍
，
把
槍
交
給
母
親
，
坐
下
來
。
外
面
隱
約
傳

來
的
槍
炮
聲
，
如
同
聖
誕
鐘
聲
，
他
們
同
處
一
室
，
祈
禱

戰
爭
早
日
結
束
，
平
安
回
家
。
房
子
太
小
，
士
兵
們
只
有

擠
着
同
床
而
眠
。

第
二
天
一
早
，
軍
人
握
手
告
別
，
互
相
提
醒
小
心
埋

伏
，
朝
着
不
同
方
向
而
去
。
這
個
真
實
的
故
事
中
十
二
歲

的
主
人
公
，
竟
然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找
到
當
年
救
助
過
的
美

軍
，
荷
里
活
把
它
改
編
成
電
影
，
名
字
叫
︽
遭
遇
平
安

夜
︾
。

有
一
部
電
影
︽
白
色
嚴
冬
︾
。
在
嚴
寒
的
挪
威
荒
野
上

空
，
英
德
雙
方
戰
機
在
激
烈
的
空
戰
中
，
彼
此
擊
落
墜

毀
，
被
困
於
沒
人
煙
的
白
色
荒
漠
。
兩
個
英
軍
和
三
個
德

軍
，
同
樣
面
對
無
食
無
火
無
醫
療
，
從
敵
對
變
成
相
助
，

共
同
埋
葬
戰
友
，
一
個
鍋
裡
煮
食
，
熬
過
生
死
關
頭
成
為

朋
友
。

︽
戰
馬
︾
由
小
說
改
編
為
電
影
又
改
編
為
舞
台
劇
，
在

歐
美
演
出
數
千
場
之
後
，
原
班
製
作
搬
來
中
國
，
由
中
國

人
演
出
，
仍
受
到
歡
迎
。
看
過
原
版
和
中
國
版
都
很
好
，

最
讓
我
感
動
的
，
不
僅
是
男
孩
和
一
匹
馬
的
生
死
情
誼
，

還
有
這
樣
一
段
：
戰
馬
陷
落
在
炮
火
連
天
的
兩
軍
戰
地
中

間
，
原
地
打
轉
悲
鳴
哀
叫
，
在
激
烈
的
戰
火
停
歇
的
一
剎

那
，
一
個
戰
士
不
顧
一
切
衝
向
戰
馬
，
等
他
接
近
馬
時
，

才
發
現
馬
被
鐵
絲
網
纏
住
四
蹄
，
他
手
中
沒
有
任
何
工

具
，
正
焦
急
中
，
一
個
敵
軍
士
兵
出
現
了
，
他
也
是
跳
出

戰
壕
來
救
馬
，
帶
來
了
鉸
剪
，
兩
人
同
力
剪
斷
鐵
絲
，
戰

馬
掙
脫
揚
蹄
而
去
。
兩
個
敵
對
士
兵
互
相
看
了
看
，
各
自

回
轉
自
己
的
陣
地
，
炮
火
又
起
。

如
今
，
恐
怖
分
子
到
處
襲
擊
暗
殺
，
世
無
寧
日
，
電
影

應
該
宣
揚
什
麼
？

是
花
費
上
億
以
至
數
億
，
拍
些
莫
名
其
妙
的﹁
星

際﹂
，
不
知
所
為
的﹁
盜
墓﹂
，
以
為
可
以
慰
藉
愈
來
愈

浮
躁
動
盪
的
人
心
，
卻
忘
了
只
有
溫
暖
的
人
性
才
可
以
戰

勝
嚴
冬
，
使
人
類
漸
趨
和
平
。

和平與士兵

克
羅
地
亞
面
對
着
亞
得
里
亞
海
，
古
代
又
是
羅
馬
帝

國
管
治
東
方
領
土
的
中
樞
地
帶
。
這
裡
有
一
個
城
市
叫

做
普
拉
，
有
羅
馬
皇
帝
戴
克
里
先
的
皇
宮
的
遺
址
、
他

興
建
的
羅
馬
鬥
獸
場
、
凱
旋
門
，
這
些
古
蹟
接
近
兩
千

年
。
從
這
裡
到
意
大
利
的
威
尼
斯
，
乘
坐
船
隻
需
要
一

個
半
小
時
。
開
車
向
北
，
過
了
斯
洛
文
尼
亞
，
通
過
歐
洲
最

長
的
阿
爾
卑
斯
山
隧
道
，
兩
個
多
小
時
就
可
以
到
達
奧
地

利
。戴

克
里
先
是
羅
馬
帝
國
衰
落
期
開
始
的
一
個
皇
帝
。
羅
馬

帝
國
，
在
塞
維
魯
王
朝
終
結
之
後
終
於
進
入
了
她
的
空
前
混

亂
時
期
，
史
稱﹁
三
世
紀
危
機﹂
，
統
治
集
團
內
亂
不
斷
，

混
戰
不
休
，
同
時
奴
隸
和
隸
農
也
以
一
次
次
起
義
來
顯
示
他

們
在
政
治
上
的
力
量
。
隨
着
伊
利
里
亞
的
奧
列
良
努
斯
︵
二

七
零
︱
二
七
五
年
在
位
︶
上
台
之
後
，
採
取
了
大
量
吸
收

蠻
族
進
入
羅
馬
軍
隊
的
做
法
，
開
始
了
消
除
內
亂
，
恢
復
統

一
的
歷
程
，
而
這
一
歷
程
的
完
成
，
羅
馬
進
入
新
一
期
的
發

展
階
段
，
則
是
以
另
一
位
重
要
人
物
︱
︱
戴
克
里
先
上
台
為

標
誌
的
。
戴
克
里
先
的
父
親
，
是
伊
利
里
亞
一
個
被
釋
放
的

奴
隸
，
戴
克
里
先
以
一
個
下
層
勞
動
人
民
兒
子
的
出
身
參
加

軍
隊
，
崛
起
於
行
伍
之
中
。
到
二
八
四
年
，
已
累
積
軍
功
晉

升
到
羅
馬
帝
國
元
首
卡
路
斯
的
親
衛
隊
隊
長
之
職
。

二
八
四
年
，
卡
路
斯
派
他
的
一
個
兒
子
卡
利
努
斯
去
高
盧

鎮
壓
當
地
的
反
抗
，
而
自
己
則
帶
另
一
個
兒
子
努
美
利
亞
努

斯
遠
征
波
斯
。
在
回
師
的
途
中
，
謀
殺
的
陰
影
籠
罩
在
元
首

豪
華
的
行
伍
中
，
卡
路
斯
神
秘
死
亡
，
其
原
因
有
多
種
說

法
，
但
最
可
能
的
是
死
於
謀
殺
，
他
的
兒
子
努
美
利
亞
努
斯

就
地
繼
任
元
首
之
位
，
但
一
個
月
後
當
軍
隊
行
進
到
小
亞
細

亞
的
尼
科
米
底
亞
時
，
又
被
人
暗
殺
。

近
衛
軍
長
官
阿
培
爾
封
鎖
了
死
亡
的
消
息
，
但
屍
體
上
發

出
的
臭
味
還
是
使
士
兵
們
知
道
了
結
果
。
於
是
，
親
衛
隊
隊

長
戴
克
里
先
起
來
揭
發
阿
培
爾
連
殺
兩
位
元
首
的
罪
行
，
並

在
格
鬥
中
將
其
殺
死
。
戴
克
里
先
因
此
被
擁
立
為
新
一
任
元

首
。
有
關
的
故
事
和
古
蹟
很
有
旅
遊
價
值
。
不
過
，
克
羅
地

亞
的
目
光
傾
向
歐
盟
，
但
又
不
加
入
神
根
公
約
，
他
們
擔
心

一
旦
加
入
之
後
，
外
來
的
人
搶
去
了
他
們
的
飯
碗
，
所
以
克
羅
地
亞
自

我
保
護
的
情
緒
非
常
之
高
。

不
希
望
有
外
來
投
資
，
也
不
期
望
外
來
人
爭
食
，
加
上
她
的
交
通
設

施
意
見
和
奧
地
利
便
接
了
，
所
以
也
不
需
要
搞
什
麼
基
本
建
設
，
短
期

之
內
，
這
個
國
家
仍
然
沒
有
加
入﹁
一
帶
一
路﹂
的
計
劃
，
大
搞
基
建

的
動
機
。

「一帶一路」能否伸展到克羅地亞？

身
在
日
本
，
讀
着
有
關
北
海
道
千
歲
機
場
遇
特

大
暴
風
雪
停
航
，
影
響
航
班
以
百
計
，
引
致
乘
客

先
鼓
噪
、
繼
而
發
生
衝
突
。

日
本
媒
體
稱
之
為
暴
亂
，
表
示
日
人
非
常
不
能

接
受
，
民
間
廣
泛
討
論
，
目
標
指
向﹁
中
國

人﹂
。
日
人
眼
中
不
論
港
客
、
陸
客
，
甚
至
台
客
，
或

海
外
華
人
，
都
是
中
國
人
，
沒
說
出
口
，
心
裡
認
定
一

群
文
明
低
落
的
野
蠻
人
，
更
有
數
不
盡
金
錢
豪
花
的
暴

發
户
！

朋
友
從
事
日
本
貿
易
多
年
，
常
亦
批
評
日
人
虛
偽
，

但
又
不
能
不
讚
賞
日
本
國
及
其
國
民
文
明
水
平
偏
高
，

我
們
中
國
人
相
比
較
下
，
仍
有
非
常
大
的
距
離
追
趕
。

每
次
到
日
本
，
不
用
說
世
界
歷
史
文
化
重
鎮
京
都
，

就
是
人
口
稠
密
世
上
前
列
有
數
都
會
東
京
，
印
象
：
乾

淨
、
寧
靜
、
明
亮
、
致
遠
；
叫
尤
其
是
華
人
的
我
們
，

比
較
下
來
，
先
矮
一
截
！

日
本
何
嘗
未
曾
富
裕
過
，
就
是
近
年
經
濟
不
振
也
非

窮
國
，
無
論
與
其
貿
易
交
往
的
外
國
人
說
它
如
何
框
架

太
多
，
虛
偽
有
餘
；
作
為
一
名
過
客
、
旅
人
，
再
虛
有

其
表
，
對
我
們
而
言
都
是
享
受
。
北
京
的
霧
霾
、
內
地

大
小
都
會
城
市
空
氣
污
染
情
況
長
期
負
數
，
國
民
購
買

力
強
又
如
何
？

近
年
國
人
出
外
旅
行
特
別
偏
愛
日
本
，
就
為
當
地
食

品
安
全
，
風
景
優
美
，
旅
行
安
全
程
度
高
，
購
物
滿

意
，
就
是
搜
羅
藥
物
也
特
別
叫
我
們
充
滿
信
心
。

中
國
過
去
生
活
艱
辛
無
話
可
說
，
今
天
國
人
生
活
水
平
漸
次
小

康
，
富
豪
數
量
不
斷
增
加
，
如
果
我
們
的
歷
史
文
物
被
好
好
保

護
，
環
境
及
空
氣

乾
淨
，
食
物
藥
物

安
全
，
人
民
素
質

提
升
，
我
們
哪
會

湧
去
鄰
國
日
本
旅

行
？ 寧靜、明亮、致遠

古
龍
仙
遊
前
的
兩
年
，
在
台
灣

的
︽
民
生
報
︾
開
了
一
個
︽
不
是

集
︾
的
專
欄
。
其
中﹁
不
是
朋

友﹂
這
樣
說
：﹁
大
家
都
知
道
倪

匡
是
我
的
好
朋
友
，
而
且
是
我
的

兄
長
，
他
們
都
錯
了
。
倪
匡
根
本
不
是

我
的
朋
友
，
也
不
是
我
的
兄
弟
。﹂

為
什
麼
？
古
龍
自
然
是
用
他
詭
譎
多

變
的
文
風
，
一
轉
而
說
到
倪
匡
和
他
到

底
有
什
麼
關
係
。

所
以
，
我
要
說
的
是
，
古
龍
不
是
我

的
朋
友
，
也
不
是
我
的
兄
弟
。
因
為
我

從
第
一
天
認
識
他
醉
臥
在
他
當
時
的
永

和
家
中
，
他
就
一
直
稱
我
為
興
國
老

弟
。
所
以
，
他
是
我
的
老
兄
。
老
兄
自

然
要
照
顧
老
弟
，
所
以
他
教
我
用
散
文

的
方
式
來
寫
影
評
，
他
叫
我
在
他
喝
醉

時
替
他
續
稿
，
不
要
讓
報
紙
每
日
的
連

載
斷
稿
。
所
以
，
看
古
龍
後
期
的
作

品
，
覺
得
如
果
刪
掉
那
一
兩
千
字
一
點

也
不
會
影
響
故
事
的
發
展
，
那
些
廢
話
，
有
可
能

出
自
人
人
口
中
的
古
龍
徒
弟
薛
興
國
的
代
筆
。

古
龍
在
另
一
篇﹁
不
是
就
是﹂
中
說
：﹁
不

是
，
就
是﹃
是﹄
，
天
下
再
也
沒
有
比﹃
不
是﹄

更﹃
是﹄
的
事
了
。﹂
所
以
，
古
龍
是
不
是
我
的

什
麼
人
一
點
也
不
重
要
，
因
為
是
就
是
不
是
，
不

是
就
是
是
。
重
要
的
，
是
古
龍
的
作
品
，
反
映
出

的
人
性
是
你
我
共
同
經
歷
過
的
，
裡
面
有
着
你
我

深
刻
的
人
生
體
認
。

古
龍
如
果
有
遺
憾
，
就
是
只
留
下
了
作
品
，
卻

沒
有
留
下
足
夠
供
後
人
研
究
他
一
生
的
事
跡
。
古

龍
的
真
正
徒
弟
丁
情
在
抱
恙
的
狀
態
下
，
今
年
年

底
完
成
了
︽
我
的
師
父
古
龍
大
俠
︱
丁
情
回
憶

錄
︾
︵
香
港
豐
林
文
化
出
版
︶
，
應
該
可
以
讓
古

龍
在
到
處
仙
遊
時
，
懷
着
安
慰
的
心
境
來
喝
他
最

愛
的X

O

白
蘭
地
了
。

老
兄
，
乾
一
杯
吧
！

我的老兄古龍

這
陣
子
停
了
駕
駛
，
享
受
香
港
非
常

方
便
的
交
通
，
並
發
現
路
面
上
有
各
種

可
口
的
小
吃
，
雖
然
感
覺
上
依
然
是
今

非
昔
比
。

小
吃
是
在
香
港
成
長
一
代
的
感
性
記

憶
，
相
信
這
在
台
灣
、
泰
國
甚
而
世
界
上
急

速
變
遷
的
城
市
都
是
相
同
的
。
我
對
小
吃
的

記
憶
始
自
兒
時
獨
自
上
學
開
始
。
家
住
深
水

埗
，
每
天
沿
碼
頭
經
大
角
咀
以
樹
為
名
的
街

道
，
抵
達
小
學
校
園
；
沿
途
便
曾
有
超
過
四

十
種
小
吃
的
記
憶
。

當
然
還
有
痛
苦
，
因
為
每
天
口
袋
的
零
用

錢
極
為
有
限
，
只
可
嚴
格
選
擇
；
但
誰
可
以

在
山
竹
牛
肉
、
炸
三
寶
、
滷
味
、
雞
蛋
仔
、

沙
嗲
串
、
燒
魷
魚
、
酸
木
瓜
、
蒸
腸
粉
、
花

生
糯
米
飯
等
等
之
間
只
選
一
、
二
？

對
小
吃
的
記
憶
，
不
單
在
食
物
的
味
道

︵
我
對
有
關
的
記
憶
依
然
相
當
清
楚
、
準
確
︶
，
還
在

賣
小
吃
的
人
的
投
情
，
努
力
生
活
，
養
家
活
兒
的
那
份

感
動
。
深
水
埗
碼
頭
對
開
有
一
檔
賣
山
竹
牛
肉
的
，
那

位
中
年
伯
伯
總
會
把
一
條
米
白
棉
布
蓋
在
熱
氣
騰
騰
的

牛
肉
上
面
。
他
打
的
牛
肉
非
常
軟
滑
香
甜
，
落
口
不

黐
，
還
有
那
一
撒
的
黑
醋
，
兩
個
肉
丸
便
抵
償
了
考
試

日
子
的
辛
酸
。
他
的
那
檔
牛
肉
我
由
小
四
吃
到
小
學
畢

業
，
美
好
的
經
驗
才
就
此
結
束
。

山
竹
肉
檔
側
是
滷
水
檔
，
我
們
一
雙
雙
小
眼
睛
凝
望

着
檔
主
的
小
圓
刀
，
切
着
一
小
塊
白
肉
橙
色
外
皮
的
墨

魚
、
豬
舌
、
小
豬
腸
、
紅
腸
。
好
了
，
再
掃
上
一
層
生

抽
、
甜
醬
、
黃
芥
辣
。
手
執
着
那
串
竹
籤
裝
載
的
食

物
，
忘
了
家
裡
的
爭
執
、
大
人
的
憂
慮
、
學
校
的
功

課
…
…
吃
着
一
口
幸
福
。

數
十
年
以
後
的
昨
天
，
我
在
彌
敦
道
走
下
公
巴
，
迎

面
碰
上
一
個
小
隊
伍
，
在
排
隊
等
買
雞
蛋
仔
。
那
檔
為

甚
麼
著
名
？
宣
傳
說
是
舊
式
原
味
雞
蛋
仔
，
不
跟
潮
流

灑
香
精
。
那
女
子
管
理
着
左
三
個
、
右
兩
個
雞
蛋
仔
電

鍋
，
熱
烘
烘
的
，
搖
晃
兩
下
便
知
道
焗
好
的
程
度
。
打

開
即
恰
到
好
處
，
用
餐
刀
剷
下
來
，
捲
好
放
在
紙
袋
。

我
抽
一
小
個
放
進
口
裡
，
果
然
是
舊
原
味
。

蛋
香
撲
鼻
，
蛋
質
內
還
有
少
許
流
質
未
完
全
焗
透
，

這
才
叫
精
彩
；
這
才
是
我
的
童
年
。

舊味道

百
家
廊

馬
承
鈞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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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年關，中國房地產市場再現兩極化：一邊是
樓市過剩現象有增無減，一邊是大批缺房戶無力支
撐虛高的房價。有消息稱，全國商品房總庫存高達
二十一億平方米，現房庫存去化至少需二十四個
月，「調控」再度成為中國樓市關鍵詞。
小周和小吳是大學同窗，家在豫南山區縣，八年
前從鄭州大學計算機系畢業，留在省城，被軟件公
司錄用，兩人工作勤奮、任勞任怨，月薪由最初一
兩千元漲至五千元，三年前先後找到女朋友，到了
談婚論嫁之年，但婚房無着落，一直像一塊重石壓
在胸口。
小周與女朋友拍拖三年，感情深厚，卻因為「望
樓興歎」而互相掣肘，去年女友抵不住父母的要挾
而下了「最後通牒」，要小周務必一年內買到三環
內不小於八十平方米的婚房，小周老家有癱瘓在床
的老母需要供養，為此他耗盡心血加班加點七拚八
湊，還向小吳借了十萬元，在鄭州南三環按揭買了
一套六十八平方小戶型兩居室，喜氣洋洋邀女友
「蒞臨視察」，女友看過後卻將鑰匙拋給小周，拋
出一句「哼，做夢娶媳婦！達不到我的要求，一切
休想！」自此拂袖而去斷了音訊。小吳也一樣，好
不容易找到一位理想的漂亮姑娘，對方也因婚房無
着搖擺不定，最近那美女發來短信：稱婚姻大事非
兒戲，「本小姐」新結識一位處長，大自己二十
歲，但有權有勢，開的是奧迪，坐擁兩套大房，剛
剛又在海南購置一套精裝修的海景房……弦外之意
此地無銀三百両，要小吳好好掂量掂量，趕緊想辦
法，再當無房戶，「本小姐」恐怕要移情別戀遠走
高飛嘍！
小周、小吳說到傷心處，就會眼含熱淚異口同聲
道：「我想有個家，但是難上難！」小吳還彈起結

他，哼起潘美辰那首《我想有個家》的歌子：「想
要有個家，一個不需要華麗的地方，在我疲憊的時
候，我會想到它。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
地方，在我受驚嚇時候，我才不害怕。誰不想有個
家，就有人沒有它，臉上流着淚，自己輕輕
擦……」
小高是小周和小吳同班好友，自稱「鄭大三劍

客」，小高比他兩個幸運，畢業後隨女友到廣州發
展。女友老爸在東莞開了家陶瓷廠，家財過億。小
高謝絕準岳父請他任公司高管之邀，獨自在羊城打
拚。他為人精幹，工作賣力，一步步做到公司主管
的位置，月薪上萬，在廣州也不算低了。眼看與女
友即將成婚，他也打算在穗購房，但廣州房價攀至
每平方米一萬七千元上下，一套九十平方米的新房
就要一百五十多萬，小高承受不起！岳父聞訊，願
資助未來女婿二百萬元，小高卻堅持不受，最後在
珠江邊租了一套八十五平方米的二手房，每月租金
三千五百元，說將來有錢了再考慮買房。女友力挺
小高，還拿出二十五萬元私房錢作為老公買房的贊
助基金。如今小倆口正在裝修婚房，還盛邀小周、
小吳來廣州過年，共享他倆的新婚大喜！
小周、小吳對小高的選擇表示理解，卻又自嘆不
如：「有幾個像小高那樣幸運呀！加速城市化是國
家大政方針，居者有其屋是公民基本生存權，可惜
奮鬥八年也沒得實現啊！」
我說：「居者有其屋並不等於居者有產權，我們
何不來一番『換位思考』，改變『重售輕租』心理
定勢呢？依我看，小高的抉擇就不錯！其實年輕人
也該量力而行，大可不必人人都買房，租房居住或
許更省心，也住得舒心，還為推進新型城鎮化和房
地產去庫存作出貢獻咧！」

我還舉出國外一些例子。在歐美發達國家，住房
自有率不過六成左右，在日本婚後租房的年輕人更
高達七成以上，而買房的年輕夫婦不足百分之十
五。我外甥女十五年前留學美國，開始是住學生宿
舍，讀研後就自己租房住。美國的房子分house
（獨院別墅）和apartment（公寓）兩種，租房價
格差別很大。公寓房面積從五十平方米到一百多平
方米不等，外貼有公寓標牌，房內配有冰箱、空
調、電爐灶、烤箱和洗衣機、乾衣機等，有的條件
一般，有的是環境優美的湖景房，房租五六百美元
到一兩千美元不等，與中國內地一樣，學區房價格
更貴。
我說，相比而言，中國內地城市固定市民房屋擁

有率接近百分之九十，購新房的主要是城市新移
民、新婚夫妻和欲改善居住條件的老城區市民。正
是由於許多家庭省吃儉用舉全家財力買房的結果，
使龐大的資金流進房地產商囊中，因此推動了房價
持續高漲，也制約了居民的日常消費，影響了促進
內需，所以租房的市場潛力十分巨大。
小周不認同我的主張，他家在大別山區某貧困

縣，如果在當地買房，一平方米政府可補貼一二百
元，租房則沒有任何優惠，住着也不踏實，還容易
產生變故和摩擦。「我就是勒緊腰帶節衣縮食也要
為貸款買房做準備！」小周堅定地說。
小吳卻開始稱讚我的觀點。他說，找一套距單位
較近的理想房源租住，對工作和生活都有利，不稱
心了還可以換房，將來有條件再考慮買房也不遲，
他對小高的舉動就很認同，「小高說他租住的三居
室就很不錯，空氣新鮮、光線充足，樓下就是江濱
公園，開窗就是氣象萬千的珠江，與廣州地標性建
築『小蠻腰』隔窗相望，風景美極了，月租金才三
千多塊，離雙方單位又不遠，挺好嘛！」
的確，買房還是租房，已是不少無房族一個熱點
問題了。對大多數工薪族來說，買房確是一筆數額
巨大的經濟負擔，租房則容易接受。為什麼租住頻
遭冷遇？其中原因不少，包括面子問題、安全問題

等等，只有當各種政策措施確保租房者和出租者都
感到放心和安心時，租房才能真正成為潮流。據有
關部門統計，當我國城鎮租房率升到百分之三十
時，全國的租房市場將被激活到萬億元水平，才會
對整個房地產市場轉型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稱二零一
七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和推進「供給側」改革
重要之年，要加快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
房地產健康發展長效機制。關鍵是要穩定市場預
期，增強理性消費，加快住房制度、土地供應、住
房金融、房地產稅收制和市場規制、新型城鎮化等
一系列制度建設。為此，國務院常務會議對培育和
發展住房租賃市場作出部署，提出完善稅收優惠政
策、加大金融機構支持力度等措施。看來，建立以
人為本、健康的房地產租賃市場，讓賣房與租房兩
駕馬車比翼齊飛的新春，已經款款來臨！
元旦春節將至，佳節喬遷歷來被國人視為雙喜臨

門美事！這些天大街小巷常見匆匆而過的裝修隊身
影，不少人將喬遷新居，不管是豪華大宅抑或精緻
小屋，無論是購置新房還是租屋而居，但願人人住
得放心、舒心、開心，正是——

居者本該擁其屋，
安居樂業民之大。
喬遷未必購豪宅，
租住也能溫馨家。

我想有個家

■東京的安
靜環境使人
心情舒暢。

作者提供

■人人都想有個家


